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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有一件对邓丽君非常
重要的事，就是第一个邓丽君歌迷
俱乐部“香港青丽之友会”的成立，
这件事看来微不足道，日后的影响
却很深远。

1972年6月1日，“香港青丽之
友会”成立后，几乎每半年一次，配
合邓丽君到香港时举行聚会。

如今，香港邓丽君歌迷会成员
已有数百人，年龄最大的超过 70
岁，最小的才14岁，大家平时多行

善事，持续为她传播爱心。每年5
月8日的怀念邓丽君之旅，他们组
团来台湾，到金宝山的筠园为她扎
玫瑰花圈，在她的坟前点香祈祷，
围在一起轻轻地唱她的歌。他们
还热心地照顾邓妈妈，陪着邓家的
孩子们玩儿。

当时的香港歌迷会会长张艳玲
是个短发、大眼睛的女孩，与邓丽君
同岁，从17岁起就迷上了邓丽君的
歌。邓丽君第一次来香港，在电视
台播出她的专访时，张艳玲就爱上
了她的纯真、善良。于是，她和五六
十名歌迷一起，成立了“香港青丽之
友会”。“青”指青山，当时他是最帅、
最红的男歌手；“丽”就是指邓丽君。

虽然“香港青丽之友会”只维持
两年就解散了，但喜欢邓丽君的人
始终没有改变初衷，尤其是看到邓
丽君数年来为慈善公益活动尽心尽
力，便决定和她做一辈子的朋友。
这群年轻的朋友就在1976年 3月
30日再度成立“香港邓丽君歌迷
会”，每年定期与邓丽君聚会，他们
知道她每次来香港演唱的时间。

二十几年来，这些歌迷每次都
以“罗汉请观音”的方式请邓丽君吃
饭，她们在马路上围住邓丽君，舍我
其谁地“保护”她，一起去看电影时
也是把邓丽君围在中间。邓丽君从
未让歌迷们失望，始终保持亲切、大

方、温柔的姿态，不摆架子，与她们
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个很平凡的
小女孩，玩得很开心，并约好下次会
面的时间，很少食言。她也只有在
这些歌迷面前，才可以轻松地做自
己，谈笑自如，不必设防。

邓丽君在保良局认养一男一女
两个孤儿，也是歌迷陪她一块儿去
的。张艳玲最佩服她的敬业态度，
有时陪她一起去录音，她总是一个
音符唱不好就要求重来，甚至飞到
她在伦敦的老师那儿，练好后，再飞
回来重录。这种执着精神应是她成
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位幸运的歌迷是明姊，当时
她的弟弟正在香港宝丽金做事，得知
邓丽君需要一个会烧饭的管家，他介
绍了姐姐。她们在电话中聊得很开
心，后来一见如故，从1989年到她去
世的6年间，明姊和她几乎是寸步不
离地生活在一起。不管在香港、在法
国，明姊都负责料理她的一日三餐，
即使在外录音，她也要明姊做好饭
菜，送到录音室；连出国上飞机，她都
带着明姊做的餐盒。

邓丽君待这些人就像亲姊妹，
没事的时候会在家里教她们包水
饺，很有耐心地教到她们都会包；她
有时也教她们做面片儿。有时大家
一起去吃法国餐，回来就和明姊研
究酱汁怎么做。

有时候明姊在厨房洗菜、择
菜、切菜，她就站在厨房门口和她
拉家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邓丽
君很健谈、很幽默，使周围的人常
笑得腮帮子痛，并不像外面传言的
那样，邓丽君非常孤独、忧郁、痛
苦，一回家就苦闷着不说话，那完
全是不了解她的人想象出来的。

邓丽君从不把明姊当工人来
看，她会要求明姊学开车、学英语、
学游泳，还经常鼓励她平时要多读
书，给她很充分的时间进修，绝不会
故意派一大堆活儿给她。最温馨的
是晚上两个人一起看电视，她会翻
译节目的内容给她听。

1992年后，邓丽君已呈半退休
状态。她在香港时早睡早起，起床
喝一杯橙汁，看看报纸洗个澡，然后
看书或听音乐，想好好休息一下。
老牌影星林翠因气喘猝死时，她还
向管家金美说：“林翠就是因为没有
人在她身旁照顾，因气喘病发作没
来得及救治才导致死亡的。”没想
到，3年后她也以同样的方式离世。

邓丽君十分想做一个对社会有
贡献的人。有一天，她从报纸上看
到一家医院征求会包扎伤口的护
工，她就打电话应征。那家医院没

“敢”录用她，她因此失望了好久。
（摘自《绝响——永远的邓丽

君》姜捷 著）

就在这时，突然从北边吹来一
阵寒风，玉成手中的灯笼也随风摇
摆起来。借着风力，他们面前的房
门竟然徐徐地打开了，黑暗的房间
里突然冒出一股股冷气……玉成吓
得“妈呀”一声倒退数步，韩方眉头
微皱，一把抢过玉成手中的灯笼，抬
脚进了古玩店。

屋里没有一点儿声响，但随着
寒风的吹动，简易房门在不停地晃
动着，发出咯吱咯吱的怪响。韩方
将灯笼举起，终于看清了房内：一般

的古玩铺子，有柜台和货架，没有任
何特殊之处。

奇怪的是，这店的主人去哪儿
了？韩方眉头紧皱，心中不解，凭着
多年断案的直觉，一股不祥之感浮
上了他的心头，他的脑海中闪过一
丝不安。他知道这种铺子的格局，
前面是门市，后边是住处。韩方向
前走了几步，掀开布帘，透过微弱的
灯光看过去，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
呈现在面前。

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白色的
衣袖随风摆动，像鬼影在随风飘摇，
正张牙舞爪地面对着他们。玉成胆
子小，差点儿叫出声来。韩方轻轻
摆手道：“有些不对劲儿，我们进屋
看看。”别看韩方年近五十，动作倒
很麻利，说话的工夫他已到了房门
前，只见他轻敲房门，伴随着咚咚咚
的敲击声，内室的门也应声而开了。

韩方大惊，刚要进屋，就听到身
后传来一阵怪叫，回头一看，发现玉
成筛糠一般抖动起来，上气不接下
气地说：“师傅，有鬼啊，刚才我看到
有个白色鬼影，嗖地飞走了！哎哟
妈呀，吓死我了！”

“什么鬼呀神的，速速跟我进
屋！”韩方心中着急，拉起玉成就进
了房间。

灯笼照亮了屋内的一切，这次

不止是玉成，就连韩方都倒吸了一
口凉气。地板上躺着一个男人，五
花大绑，赤身裸体，嘴巴歪着，双眼
凸出，更令人感到恐惧的是这个人
的下体，肛门处竟然有一截活动的
尾巴，暗红色花纹，很像一条蛇的
尾巴。

玉成这次是真被吓傻了，一下
子瘫在地上，浑身发抖。韩方急走
两步，看到地上的男人翻着白眼，尚
有一丝气息，他慌忙俯身问道：“你
是刘忠？”

那个男人已经无力点头，只是
翻了一下白眼，韩方急道：“你知道
龙砚在哪儿吗？”

突然，那男人喉咙中呼呼作
响，刚才泛白的眼睛也出现了血红
色，嘴唇紧咬，脸也变成了猪肝色，
随即爆发出一声大叫，头一歪，死
了。与此同时，玉成也惊恐地看
到，那条蛇的尾巴已完全钻到那男
人身体里了。

“师……师傅……这是怎么回
事儿？”玉成摇晃着想站起身，可双
腿就是不听使唤，显然被吓得不轻。

“唉！”韩方叹了一口气，“看来
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有人先对刘
忠下手了。”

不过，玉成可没想这么多，他最
关心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这蛇怎

么爬到那个男人的肚子里去了呢？
韩方眉头微皱，徐徐道来：“行

凶之人真是歹毒，为了逼迫刘忠说
出龙砚的下落，竟然使用了这么阴
险的手段。看样子，他们应该是预
先把蛇装在竹筒里，然后用香火烤
热竹筒，蛇怕热，情急之下跑了出
去，而竹筒的出口正对着刘忠的肛
门。蛇见空就钻，刘忠痛苦万分。
蛇的半截身子进入体内，人暂时不
会死亡。不过，当整条蛇全部钻入
人体后，人就会窒息而死……明白
吗？你刚才曾说看到一个白色的影
子，或许那个白色影子就是凶手，他
听到动静就跳墙跑了。”

“师傅，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玉成有些着急，本来是找知情人的，
没想到他们刚到这里，知情人就死
了，这的确有些意外。

就在这时，院外突然传来一阵
阵嘈杂的声音，韩方和玉成一惊，慌
忙从窗户探头向外望去，院内竟然
冲进来许多警察！这速度也太快
了，不容他们有任何思考的余地，房
门就被人踢开了，看到躺在地上早
已死去的刘忠，顿时有人大声嚷嚷：

“队长，尸体在这里，凶手还没来得
及逃脱！”

（摘自《龙砚——绝命追踪 83
天》澹台镜 著）


